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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崇仰到扬弃: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的认知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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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邹韬奋是伟大的“爱国志士、民主先锋”,其民主思想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

宝库不可或缺的一页.如何正确看待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是邹韬奋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他先后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扬弃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留下

了许多耐人寻味、可圈可点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他探索、思考的印迹,也是他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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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年７月,在中国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际,伟大的“爱国志士、民主先

锋”(朱德语)邹韬奋因病去世.１９４９年７月,周恩来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

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与同

时代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邹韬奋曾非常歆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但

１９２９年这场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给了他当头一棒,使他意识到资本

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与此同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态度也从欣赏转向批

判.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爆发,邹韬奋因时而变,提出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苏联一党

专政,又有别于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竞争的新的民主政治模式.这种

新式的民主政治应是符合中国抗战需要的多党团结合作的“真正全民民主政

治”〔１〕.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认知超越了前两个阶

段,带有很明显的理性和辩证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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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欣羡(１９１９—１９３１):“不得不叹美国之不愧称为民主国”

１９１９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是学界

公认的“现代中国的新起点”.〔２〕１９１９年也是邹韬奋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一年.这

一年,他从南洋公学电机科转入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主修西洋文学,不用再“勉
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３〕.圣约翰的社会科学教育虽然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

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予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

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的,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

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瞭”〔４〕.因此,圣约翰的教育对邹韬奋民

主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１９１９年也是中国新教育运动突飞猛进的一年.在这一年,美国实验主义哲

学家杜威来华,宣传其“生活即教育”“从做中学”和“儿童中心”等教育思想,所到

之处,备受欢迎.在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齐头并进的历史背景下,邹韬奋大

量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并开始翻译杜威的 DemocracyandEduＧ
cation和罗素的PrinciplesofSocialReconstruction.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

主和科学思潮的浸润下,在杜威和罗素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思想的影响下,１９１９
年前后,邹韬奋从一个民本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５〕.

１９４０年５月,邹韬奋曾发表过«今日的五四运动纪念»一文,指出五四运动

中“德谟克拉西的呼声,震动了全国”,但当时运动的领导者所提出的“只是资本

主义民主”〔６〕.诚然,五四时期虽有少数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开
始尝试用社会主义救中国,但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还是英美的.此时的邹韬奋也是崇拜欧美民主政治模式,并热切希望中国能走

西方现代化之路的群体中的一员.
五四时期邹韬奋已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在１９２７年以前,他谈论民主政治

的文章较少.这一则因为他关注的重心在教育,二则是受胡适“多研究些问题,
少谈些主义”主张的影响.〔７〕１９２７年,在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影响下,邹韬

奋开始讲政治、谈民主、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先后发表了«民权的意义与由

来»«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什么是真平等?»«欧美人争得了多少民权»等多篇作

品,阐述自己对“与民生有密切关系的民权主义之研究”〔８〕.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邹
韬奋先后发表了«美国哈定总统的身后»«平民总统的平民交际忙»等２０多篇相

关文章,介绍和评论欧美的民主政治.在这些文章中,邹韬奋向读者传达了以下

政治理念:
(１)和平竞争.在英法美等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的轮替、领导人的更迭靠大

众的选票,“并不靠有个人的武力做后盾”〔９〕.对这种和平民选,邹韬奋由衷地赞

叹道:“想做‘元首’的人不恃‘兵’为后盾,而恃‘民意’为后盾,我们可以套一句文

言文的常调儿,叫做‘国政其庶有豸乎’.”〔１０〕

(２)机会均等.在美国大选中,“无论那一位,只要他的能力德望及事功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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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国人民的爱戴的”〔１１〕,都可以入主白宫.“美国历任总统出身寒微者十居六

七”〔１２〕.除了中国人熟悉的林肯外,“胡佛由贩报童子出身而选入白宫”〔１３〕,“威
尔逊虽是一位‘教书先生’,也住过一次(白宫)”〔１４〕.邹韬奋称赞美国这种公职

面前无分贵贱、机会均等的做法是“民治国平民精神的一种体现”〔１５〕.
(３)品德高尚.欧美民主国家的竞选,是对公权力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

这个政治游戏能不能玩得好,除了依靠各种防弊的规则以外,候选人的自律也很

重要.在美国大选中,“胡佛力戒他的部下要‘严正的选举运动’,史密斯力戒他

的部下不许有‘污浊的行为’”.邹韬奋热烈称颂两人这种“光明磊落”的竞争精

神,赞扬他们是“美国国家的两个得宠儿子”,“无论哪一位获选,都是全国国民的

幸福!”〔１６〕１９２８年１１月,胡佛当选为美国第３１任总统.消息一经证实,史密斯

“即以电贺”.邹韬奋评论道:“史密斯竞争选举总统时虽出其全力竞争,等到竞

争失败,竟能这样光明磊落的毫无芥蒂,竭诚致贺对方的优胜者,这真是民治国

国民的真精神!”〔１７〕

(４)爱民亲民.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是带着对人民的承诺参选

的,因此执政以后,必须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英国工党内阁一经产生,立即

全力以赴谋求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把人民的失业,引为执政者莫大的责

任”〔１８〕.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敢玩忽职守、懒政怠政呢? 邹韬奋解释说:
“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不能为国民生计及国家建设努力的政府,国民便要请它

下台,上海话所谓‘呒客气’.”〔１９〕

英法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既由人民选举,上台与否由人民说了算,所以这些

国家的领导人往往为博取人民的拥护而展现出亲民的形象.这在美国尤为突

出.美国总统居住的白宫“既没有什么围墙,也没有什么兵士”.游客可以在白

宫的草地上“跑来跑去,简直自由的很”.游客还可以到白宫“和总统握一握手”.
柯立芝总统在任时,“每天和他握手之人,常有五百人之多”〔２０〕.

(５)廉洁自律.英法美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薪俸很有限.“法总统年俸二百

五十万法郎,合目前市价,约合金洋十万元.美总统年俸金洋七万五千元,加上

二万五千元旅行费,亦为十万元.两国总统遇有他国上宾如国王之类到本国来,
招待费都须自己掏腰包,所以仅够开销”〔２１〕.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没有当时

中国常见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约翰柯立芝“虽是总统的儿子,在美

国实与一个平民无异”〔２２〕.胡佛的儿子“小胡佛”在美国“西方飞船转运公司”
(WesternAirExpress)供职,“和其他职员一样的要严守公司的一切规则.”〔２３〕

在英法美这些国家,人人都要“从下层工作做起以求上进,不凭藉任何奥援或势

力.”〔２４〕拼爹是不好用的,也是不管用的.
(６)司法独立.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司法是独立的,“法官为终身职,不

受政潮的影响”.“英国的内阁虽随政党为进退,但由内阁所任命的法官却是终

身职”;“美国的总统是有党籍的,但是美国联邦的法官由总统得到上议院同意任

命后,除了弹劾之外,也是不能免职的.”司法独立不仅可以“培养法官正直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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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倚的胆量”,而且能“增加人民尊重法律的观念.”〔２５〕

(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美国,这句

话不适用.美国的煤油巨商辛克勒尔因蔑视法庭被判监禁九十天.辛氏虽在美

国商界位高权重,但“一受法律之制裁,即须全照常人一样关入狱里,饱尝铁窗风

味”.在英法美这些民主国家,法律“不认得贫富,不认得阶级,是一律平等

的”〔２６〕.
(８)女权发达.在英法美这些国家,经过各界人士的多年努力,女子不仅在

法律上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在１９２８年５月的英

国总选举中,妇女的选票“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党都不得不求她们的帮

忙.”〔２７〕英国一向“以守旧闻于世”,但它不仅下议院中“有十个女议员”〔２８〕,而且

“榜翡尔女士”还被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尔任命为“劳工部部长”〔２９〕.“女权的膨

胀,一天高一天”〔３０〕,这是欧美社会的大趋势.
此外,在英法美这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到期离任,不得恋栈.不仅如此,“美

国做过总统卸任之后,都另就一种职业以自给”〔３１〕.总统来自人民,在任职期间

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效力,可以享受一定的特殊待遇,但期满离职后即与普通人

无异,不能另有特权.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１９１９—１９３０年,邹韬奋对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民主政治的基本认识就是好民主、真民主,是民主带来了英法美的繁荣、稳定、
进步.此时的邹韬奋在民主问题上还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只有一般的民主概念.
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邹韬奋特别欣赏美国.１９２８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此时

美国社会稳定、经济蒸蒸日上,工业产值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占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工业产值的４８．５％,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宣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连篇

累牍地报道美国的这次大选.在为介绍美国大选写的一系列文章中,邹韬奋多

次表露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是一个理想世界,“不愧称为民主国”〔３２〕.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并不十分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其对西方的

认识主要来源于国外报刊、«生活»杂志的海外通讯员以及一些亲朋好友的见闻.

二、否定(１９３１—１９３７):“美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府是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假面具”

１９２９年,就在胡佛就任美国第３１任总统,向国民许诺“每家锅里有一只嫩

鸡,车房中有两辆车”,吹嘘“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最终战胜贫困”的
时候,资本主义世界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悄然而至.危机期间,欧美各国大

批企业破产,工业生产下降３７．２％,退回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水平,失业人

数激增,失业率高达３０％以上,呈现出“经济恐慌、百业萧条”〔３３〕的凄凉景象.这

给立于“平民地位”,致力于“民族兴盛与社会改进”〔３４〕的邹韬奋以极大的刺激,

１９３１年７—８月,邹韬奋在«今后全国应集注的三大工作»一文中说:“旷观世界

大势,看清无限制的私人资本主义之终必走上绝路”〔３５〕.之后他多次表露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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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前途的失望.“世界大势所趋,私人资本主义终必灭亡,社会主义终必

胜利,在有识者已认为无疑的倾向.”〔３６〕“资本主义进展到了第三期是朝着

‘油干灯草尽’的路线走去,这是很显然的趋势”〔３７〕.
根据笔者的研究,１９２８年８月邹韬奋为配合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在

«生活»周刊第３卷３８期发表了«不平等条约到底说些什么?»,在文中首次使用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３８〕,但在１９３０年３月以前,他对这个概念仅偶一用之〔３９〕.

１９３０年８月,在邹韬奋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４０〕,同年１０
月,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一名词〔４１〕.１９３０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两个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的概念在邹韬奋的文章中先后亮相,并连同之前就出现的“帝国主义”
这一概念一起被多次使用,这表明,邹韬奋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阶级论.联系

他的相关文章可以看出,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是邹韬奋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由肯定

到否定的转变期.

１９３１年初,胡愈之以世界语学者的身份对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访问,
写下了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介绍了其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在该书的序言中,
胡愈之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产生了许多奇迹”,比如“苏联产业改造的超过亚

美利加的速率”,但最大的奇迹却是“人性的发现”.他说苏联是一个充满爱的社

会,“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
泼,勇敢.”他断言,这是“因为苏维埃革命,是以废除掠夺制度、奴隶制度为目的

的.掠夺制度一旦废除以后,有手有脑的人,不必再为生活而忧虑;人不必依靠

剥削别人或向人求乞而生存;这样成人与孩子间的鸿沟自然是给填平了.”〔４２〕胡

愈之的文章给坚持平民立场、关注大众生活的邹韬奋以很大的启迪,仿佛在迷茫

黯淡的探索之路上突然看到了一盏明灯.他马上写了«读‹莫斯科印象记›»一
文,向读者推荐胡愈之的著述.不久,邹韬奋又阅读了曹谷冰的«苏联视察记»,
更确信苏联社会主义前景的光明与美好.１９３１年１０月,邹韬奋在毕云程的陪

同下专程拜访了胡愈之,约胡为«生活»周刊撰稿.
与胡愈之相识以后,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１９３２年７月,他在

«生活»周刊第７卷第２６期发表«我们最近的趋向»,指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

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
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

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
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４３〕这是邹韬奋第一次公开批判资本主义民主,标志

着他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进入了否定阶段.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立即在«生活»周刊上呼吁“全国上下

一致团结对外”〔４４〕.他严厉斥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指出“‘不抵抗主义’就是

‘极端无耻主义’”.〔４５〕他批评国民政府不积极备战而寄希望于国联主持正义的

做法,指出:“国际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列强所把持,无弱小民族伸冤之余地,早为

彰明较著的事实”.〔４６〕«生活»周刊“对于民族解放的倡导及不抵抗主义的严厉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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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尤不遗余力”〔４７〕,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因而其发行量大增,达１５万份以

上,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警惕.蒋介石先是让胡宗南约邹韬奋谈话,要他

改变办刊立场,遭到拒绝后,又以“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４８〕为由,禁止邮递该

杂志.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邹韬奋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出国考察,“藉此暂

离,以和缓对方对«生活»之紧张.”〔４９〕从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到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７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邹韬奋先后考察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多个国家,获得了认

知世界各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中,对英法美等国

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法国,邹韬奋目睹了法国人的浪漫、社会组织的严密以及“利用科学于交

通上的效率”〔５０〕,同时也看到了很多“衣服褴褛蓬发垢面的老年瞎子”,“一面叫

卖一面叹气的卖报老太婆”,以及“无数花枝招展挤眉弄眼向人勾搭的‘野鸡’”等
“很凄惨的现象”〔５１〕.

法兰西的民主在欧洲占“第二把交椅”〔５２〕,但法国的所谓民主除了以闹“阁
潮”闻名于世以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

作者到欧洲考察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法国“已有了三十一次的内阁”〔５３〕.
邹韬奋还亲眼目睹了法国众议院讨论议案的“热闹”场景———“本党人发言,本党

的议员大鼓其掌,反对党的议员便同时你一句我一句插着大声瞎闹,此时最难做

的是议长,拿着一个戒尺在桌旁打着,不行,就大摇桌上的钟,有时可因此略停数

分钟吵闹,不久又闹做一团”〔５４〕.
在英国,邹韬奋发现“伦敦一般居民的住宅,除贫民窟的区域外,都设备得很

清洁讲究,在马路上就望得见华美的窗帷.”〔５５〕但就在这华美的窗帷的后面,却
有着“天天在孤独劳苦中挣扎地生活着”〔５６〕的老人,有着“因受经济压迫而不得

不以‘皮肉’做‘生产工具’”〔５７〕的良家妇女.
英国是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

英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在伦敦,西伦敦(WestEnd)与东伦敦(East
End)完全是两个世界,前者是富人的世界,繁华阔绰、光彩耀人;后者是大规模

的贫民窟,阴暗破旧、肮脏不堪.“电车一开进了这个区域,就看见在西伦敦所没

有的旧式烧煤的汽车在街上跑来跑去电车上的乘客也不同了,都穿着破旧

的不整齐的衣服”,“贫民窟里的住宅,大都是建筑于百年前的老屋一所屋里

住着几十家,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堆满着许多人”,“英国是科学发达的国家,电灯

应该是很普遍的了,但在这一带贫人住宅里,还是用着油灯或点着蜡烛”〔５８〕.在

英国“贫民窟居民的死亡率常比普通的增加一倍至两倍,婴孩死亡率更厉

害.”〔５９〕

在伦敦,邹韬奋见识了“英国式的‘君子人’(‘Gentleman’)的音容态度”,还
感知到了西方人排队、守秩序的好习惯,这些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同

时,另一些景象———伦敦街头五花八门的叫化子又让他心酸,感慨万千.在伦

敦,最常见的叫化子是东一个西一个捧着小纸盒的卖自来火的人,其他的还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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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边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吹喇叭的、打洋琴的、翻筋头的、拿着书高声诵读

的,甚至还有穿着学位服“大声演讲”的,这些都是变相的乞丐〔６０〕.这些人之所

以用各种方式掩饰着自己的乞讨行为,就是因为放不下面子,“舍不得独立观

念”〔６１〕.对于这些人,邹韬奋意味深长地评价道:“有独立观念的叫化子,其现象

比单纯的叫化子,当然更含有严重的意义.”〔６２〕

英国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在政治上向有‘巴立门的母亲’的尊

称”.邹韬奋在英国下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滔滔辩论”.他观察到,与法国的哄

闹不同,英国众议院是“所谓‘绅士式的战争’”〔６３〕———“英国的众议院开会的时

候,秩序比较好,一人说话未完时,别人很少起来插嘴,讲到得意时,本党的人也

不过附和急叫‘hear!hear!’罢了”〔６４〕.
邹韬奋发现,这种“绅士式的战争”虽然秩序比较好,但从根本上看,也是资

产阶级骗人的把戏.英国的执政党与反对党,“虽似乎处于敌对的地位,但根本

上都是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这两大队‘绅士们’,无论他们在会场上的

‘绅士式的战争’干得怎样有声有色,要想他们能从这‘战争’中对现存的社会制

度及政治制度弄出什么根本的改革来,那是绝对无望的.”〔６５〕

在政治舆论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说,那
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其对社会又有何意义? 在考察英法的时候,邹韬奋发现:
“法国的报纸,无论极左的报或极右的报,对于政府的批评指摘,都尽量地发挥

议员在议院里当面斥责政府要人,那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６６〕在英国,«每
日传知»«新导报»«每日工人»等左翼报刊,明目张胆地攻击政府,嘲讽政要,但
“从没有听见政府当局说他们有反动嫌疑,非搜查没收不可.”〔６７〕英法这些国家

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真实的.与专制的国家相比,英法民主政治的

“最大的特点可以说人民的确已得到‘纸上自由’了”〔６８〕.
英法的言论自由虽然是真实的,但这种自由除了可以让受压迫者“呻吟呼

冤”〔６９〕,发泄一下不满和怒火外,它的社会意义是很有限的.“号称‘巴立门的母

亲’的英国,为欧洲‘民主政治’国家的老大哥,关于‘纸上自由’或‘嘴巴上的自

由’,也可算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７０〕,但“在行动上,统治阶级的爪牙———警察

侦探等也就防范得厉害.”英国政府动用大批警察采用盯梢、跟踪、盘查等方

法对付共产党员和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好像布满着天罗地网似的”〔７１〕.因

此,要想依靠所谓舆论批评来达到变革或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只能是“纸上谈

兵”〔７２〕.
美国是邹韬奋海外之行的最后一站.当时美国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巨擘,

“是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到最高度的代表型的国家”〔７３〕.在这里,他看到了著名的

自由女神像和“好像成群结队似的矗立着的摩天高屋(Skyscraper)”〔７４〕,感受到

了美国的科学进步和“在利用机器方面特别发达”〔７５〕,同时也看到了:
(１)色情表演和私娼.在纽约百老汇,“可以看见成群的年青女子几乎是完

全裸体,在台上作各种舞蹈,还有单独的女子最初穿着舞衣在台上依音乐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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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把衣服脱去,脱得几乎一丝不挂.”这就是当地最著名的“大腿戏”.邹韬奋

抨击说,这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里性的诱惑之尽量的被人作为剥削的一种工

具”的表现.除了色情表演之外,纽约的私娼也很繁盛,“在百老汇路最热闹的一

段的旁路里就有五十多处‘秘窟’”〔７６〕.
(２)贫富悬殊突出.在纽约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城市里,有两类人:一类是“靠

着剥削他人血汗”获得财富的富人,居住在宽敞豪华的洋房里,“内部设备的华

丽,起居饮食的舒服”以及大客厅的“富丽堂皇”,再好的笔墨也“难于描述其万

一”〔７７〕;一类是“靠着出卖劳动力来勉强过活”〔７８〕的穷人,往往是几十个人家拥

挤在“一所破旧的公寓里”,室内“桌椅不齐,拥挤不堪”.〔７９〕“一是天堂,一是地

狱”〔８０〕,就这样在世界上最富的城市纽约共存着.
(３)种族歧视.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经过南北内战,美国废除了奴隶制.从那

时起,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历史已过去了一个甲子以上,美国的黑人的状况如何

呢? 在考察中,邹韬奋发现,美国“仍然有着变相的农奴”,“所谓解放黑奴,只是

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空话罢了.”〔８１〕譬如,在首都华盛顿,“除在黑区外,任何公

共的地方,各旅馆菜馆戏院等等,都不许(黑人)进去.白种人做汽车夫的街车,
也不肯载黑客.白人开的旅馆不但不许黑人进去住,连黑人偶来访友,也不许乘

电梯.”〔８２〕又譬如“依法律虽不许买卖人口,但是在美国的南方‘黑带’里,甲地主

要向乙地主让若干变相的农奴,只要出多少钱给甲地主,以代这些变相的农奴还

债为词,便可用塌车整批地运走”〔８３〕.在美国南方,白人不仅侮辱黑人为“尼格”
(Nigger),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且“用最残酷的私刑弄死黑人”〔８４〕.

(４)“合理化”成了榨取工人血汗的帮凶.在考察中,邹韬奋经常听人谈起

“Speed－up”(意译为“赶快”)这个词.但他注意到“这个名词,你和美国工人谈

起,他们是最切齿痛恨的.”〔８５〕为什么呢? 因为“赶快”这种“资本主义合理化”运
动“是由雇主所聘用的专家依着所计划的方法,在机器上增加种种特制的机件,
在工厂的布置上增加种种紧凑的安排,使工人的工作速度非常地增加”,“这在雇

主方面是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更多的财富.在工人方面呢,所得的结果是更艰

苦更迅速的工作,更多的危险和更短的生命,更多的减工和更多的失业,更长的

工作时间,更少的休息期间,工资的更甚的减少和生活程度的更甚的减低.”〔８６〕

一句话,资本主义的“Speed－up”,只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是榨取工人

血汗方式的进步.
在目睹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之后,邹韬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

出判断说:“美国的‘德谟克拉西’政府是华尔街资本专政的假面具”〔８７〕.华尔街

的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凭藉着经济的无上威权,控制着共和和民主两个政

党的机构,指挥着全国的政治策略”,“号称‘公仆’的德谟克拉西的大总统,以及

无数的大小官吏,都不过是这些‘大亨’们的在后面牵着线的舞台上的傀儡罢

了!”〔８８〕

“在政权操诸资产阶级的国家,虽有以民主政治为幌子的,其实各政党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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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各有其资产阶级做后台老板,他们所能容许推举出来的‘贤人’,都不过是最能

有益于他们少数人利益的人物,否则便没有登台的希望”〔８９〕.这是邹韬奋在

１９３２年底写下的一段话,两年多的出国考察,更坚定了他的这一认识.资产阶

级民主是假民主,是“欺骗民众”〔９０〕的鬼把戏.这就是邹韬奋这一阶段对资本主

义民主的认识.
与前一阶段相比,邹韬奋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再就政治谈政治,

而是把西方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他深入到英法美等国家的下层群

众中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触目惊心的贫困和尖锐的贫富

对立,看到了资本主义垂死和腐朽的一面,而这正是他批判资本主义、否定资产

阶级民主的依据.
除考察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以外,邹韬奋也游历了他心中神往已久的苏联.

此时他已经“接受了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倾向于社会主义革命”,加上

“时间的短暂、语言的障碍、交通的困难、东道主对旅游活动的精心安排以及生活

上无微不至的照顾,苏联旅行社以及外交文化协会等机构的无形‘操纵’等”〔９１〕,
苏联之行让他相信苏联的“无产阶级独裁”比欧美的“实际为资产阶级独裁而偏

要自谓为全民利益”的资产阶级民主把戏更代表民众的利益.“苏联的领袖,党,
和勤劳大众,是联络成一片的,也可说是‘三位一体’.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

代表勤劳大众的利益;领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能领导全党为着勤劳大众的利益

而奋斗.领袖领导党,党领导大众.就另一意义说,党受勤劳大众的意识、愿望

所领导;领袖的功能也在能使党受勤劳大众的意识、愿望所领导.”〔９２〕“苏联的新

社会不是乌托邦,是从现实中做出发点而英勇斗争出来的;是一万六千五百万的

大众靠着自己的奋斗迈进,解除了压迫和剥削的锁链,铲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根据他们所信仰的根本原则,继续向着自由平等的人的生活大道走.”〔９３〕虽然只

是惊鸿一瞥,但苏联之行极大地增进了邹韬奋对无产阶级专政认同,进而更坚定

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否定.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一方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还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经济

大萧条中挣扎,另一方面,苏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

经济体系,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社会建设事业蒸蒸日上.此时,苏
联的大肃反还没有开始,其政治体制的弊端还没有暴露出来.两相对照,反差明

显,这是邹韬奋此时全面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时代背景和重要依据.

三、扬弃(１９３７—１９４４):“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

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

爆发,中日战争从局部扩大到整体,国共两党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精神,
迅速携起手来,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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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很快被国民政府从监狱中释

放.出狱后的邹韬奋立即投入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先后创办了«抗战»三
日刊、«全民抗战»«大众生活»(复刊)等多种杂志,向民众宣传民主抗战、团结抗

战、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等进步思想,用一个报人最擅长的办刊活动和文字宣传

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战事业贡献力量.抗战时期,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

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１)资产阶级民主有其进步性.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世界进步

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在这样的形势下,邹韬奋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

性作了重新思考.一方面,他认为,与苏联“实际上已达到全国人民共享”〔９４〕的

社会主义民主相比,“资本主义民主的限度却是很显然的”〔９５〕,“尤其是财产限制

所加的束缚.”〔９６〕换言之,因为没有经济平等这一前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实际

上还是由少数人操纵”〔９７〕,并没有真正达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境地.“英美是

多党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的议会里拥有多数议席的政党,未必能代表大多数人

民的利益.”〔９８〕另一方面,邹韬奋认为,不能因此就否定资本主义民主的进步性,
把它看作是与法西斯专政毫无二致的东西.他说:英美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在

实际上专政的民主”,而德意日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反民主”〔９９〕.双方

虽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英美民主政治领袖及

其政府是由民意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其权力是由人民通过所选出的民意机关依

宪法及法律程序而授与的,经常还须受民意机关的监督;法西斯国家的领袖及政

府,却是由压迫人民欺骗人民,靠枪尖来支持,人民只有呻吟宛转于暴政之下而

无可如何.”〔１００〕前者是民主阵线的一部分,后者是反民主阵线的.前者“至少还

给人民以相当限度的民主权利”〔１０１〕,后者却是“民主政治的最顽固反动的障碍

物”〔１０２〕.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苏联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肃反运动,成千上万无辜

的公民被流放和枪决.大肃反运动是苏联以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为核心的高度

集权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１０３〕.可能由于

３０年代初的苏联之行留下的印象太美好,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得到苏联大肃反的

相关信息,此时邹韬奋仍坚信苏联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苏联的民主“不仅是

限于政治的活动方面,而在实际上是渗透于全国人民各部分的生活里面

去.”〔１０４〕苏联的政治“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一党的民主政治”〔１０５〕,“苏联一党政

治的‘一’,是由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所要求,是为着全国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而自然

存在的.”〔１０６〕邹韬奋对苏联民主政治的崇拜和为苏联一党专政所做的辩护在今

天看来确实有失公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直到

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才

获得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而此时邹韬奋已经去世１２年了.
邹韬奋对苏联政治的认识虽然有失偏颇,但他通过对比英美民主政治和德

意日法西斯专政来论证前者的进步性的做法无疑是睿智的.他引用英人斯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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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说:“英国的民主当然较胜于法西斯国家的独裁”〔１０７〕.民主是专制和独裁

的对立物,英美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够理想,但仍有反专制、反独裁的进

步性.抗战时期,邹韬奋既把英美的民主政治与苏联的民主政治相比较,寻找它

的不足,又把它与德意日的独裁统治相对比,探寻它的进步性,这显然已经跳出

了简单比较的方法,带有很强的辩证理性色彩.
(２)资产阶级民主有真实的一面.如前所述,邹韬奋曾把资产阶级民主称为

虚假的、欺骗民众的鬼把戏.抗战时期,邹韬奋对这一认识有所修正,他认为资

产阶级民主有真实的一面.
邹韬奋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都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谓一般

性,就是“民主政治必具的因素或条件”.“如果失去了这一般性,便不是民主,或
徒具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１０８〕所谓民主的特殊性,就是由于各国的国

情———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各国民主各有

其特点”〔１０９〕.从世界范围看,不仅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有别于英美的资产阶级

民主,而且“在欧美各民主国,彼此之间各有其特点”〔１１０〕.
民主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由“人民”和“治理”两个希腊字组合而成,意为“人

民的统治”或“由人民来治理”.邹韬奋指出:“民主政制的意义,最扼要而为政治

学权威所一致接受的是美国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在实际

上合于这个原则的是民主,在实际上不合于这个原则的便不是民主.”〔１１１〕把林

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具体化到政治实践中,可以得到现代民主政治的三

个一般性条件:“第一,必须有真正的民意机关;第二,必须有真能对这样的民意

机关切实负责的政府;第三,必须切实保障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人
民并得通过民意机关监督其切实保障之必须实现.”〔１１２〕拿这一标准来衡量英

美,他认为英美是“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１１３〕,是“先进的民主国家”〔１１４〕.
从第一点看,“国会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机构”〔１１５〕,有无经人民选举产生

的国会是衡量一个国家有无民主的重要标准.西方国家的国会在封建时代是

“咨询机关”,其成员也是由“统治者为人民指派”,但经过资产阶级和人民的长期

斗争,国会不仅实现了民选,而且国会的权力也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具有最后

决定权的民意机关”〔１１６〕.国会代表的选举也从“最初限制极严”渐渐地走向“平
民化普遍化”〔１１７〕.普遍、平等、直接、无差别的无记名投票,已成为现代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
从第二点看,西方国家的议会不仅有“立法之权”,而且还有“监督之权”“弹

劾之权”.“英法的内阁,国会不信任就须改组,不能‘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

之’.”英法美这些国家的国会“对于高级官吏有持续不断的监督之权,必要时有

弹劾之权”〔１１８〕.正是因为欧美民主国家的国会拥有监督和弹劾之权,所以议会

开会时,往往出现质询不断、争执不休,令政府官员无法下台的“紧张情形”〔１１９〕.
从第三点看,“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１２０〕欧美民主国家,无论是

英法美还是其他哪一个,“翻开他们的根本大法———宪法———可以看到对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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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都有规定”〔１２１〕,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在实际政治生

活中有着较好的落实.在欧美民主国家,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治的得失”〔１２２〕.
有了这一自由,“在积极方面可以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消极方面可以发生继续监

督政府督促人民代表的作用.”〔１２３〕在西方民主国家,“民间舆论的力量和民众所

表示的倾向”〔１２４〕,是政府当局决定政策的时候不得不加以慎重考虑的重要因

素.国会内“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各党有各党的目标,往往互相非难”〔１２５〕,
但一般不会有“因为人民中有在野党籍或被疑与任何在野党有关系而打破他的

饭碗”〔１２６〕,更不会出现某个公民因为公开批评政府的某项政策或法令而遭拘

捕、监禁,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之类的事情发生.
把民主的一般原则具体化,再细致地考察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

简单地说“不”,这是邹韬奋民主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他在这一阶段能对资产阶

级民主政治辩证否定,提出比较客观公允的看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３)资本主义民主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一般说来,英国的大宪章运动

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大宪章’产生于一二一五年;当时由‘叛变的’贵
族提出一个长表,其中包含种种特许的权力,强迫国王约翰签字承认,即形成了

著名于世的‘大宪章’.”大宪章“虽不能说有什么民主的倾向,但是已启示了以后

人民争取宪政的途径.”〔１２７〕１６８９年,英国议会颁布“权利宣言”,规定“国王不得

中止法律,不得干涉自由选举及国会议员之自由言论与行动”等等,民主倾向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是无可否认的事实”〔１２８〕.此后,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法国

的资产阶级革命,“‘天赋人权’和政府必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基础的观念更被普

遍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发展又达到一个较高阶段”〔１２９〕.英法美的资

产阶级革命虽然是“由资产阶级为主导”,但“这种革命所争取的政治的自由不仅

有益于资产阶级,也同样有利于无产阶级与农民”.欧美各民主国的宪法虽然

“都是以保障私有财产为前提”,但也写入了一些保障大众自由权利的条款,大众

可以“利用宪法上所仅与的一些自由,以争取本身的利益”〔１３０〕.
邹韬奋肯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民主政治运动划一新时代”〔１３１〕.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出现了与英美的“旧型的民主”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的民

主”〔１３２〕.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大众的民主”〔１３３〕,是真正为全

体人民共享的民主政治.但他同时认为,十月革命以后,“新型的民主”即社会主

义民主“固然是在扩展它的光明的前途”,但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就从此

走入了绝境,相反,在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挑战和刺激下,“旧型的民主(指资本

主义国家的民主),由于各国人民继续努力,要求‘加深并扩大民主政治的领域’,
也要逐渐变化它的内容,往更高的阶段前进.”〔１３４〕一战以后欧美女权运动和劳

工运动的实绩,即是最好的注脚.
(４)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邹韬奋认为,竞争

与合作是民主的两种精神,“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有了几个政党,为着整个国家的

利益,尤其是在一致对外的时候,应该精诚团结,努力合作,同时在有益于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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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工作上,却不妨作公平的竞赛,各以优良的成绩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１３５〕

因此,他虽然高度赞扬苏联无产阶级专制的一党制,但也不否定资产阶级的多党

竞争体制的民主意义:“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决定于人民的执行‘改选’,
正是民主精神的表现,而且即使在朝党(是由于人民选举结果而上台的,这点最

须注意)对于在野党也不能实行‘对付异党办法’,压迫异党的存在,而仍须博采

舆论(在野党包括在内).”〔１３６〕“党派是为着它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而奋

斗的!”〔１３７〕英美这些国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国家,主要党派也都是代表资产阶级

利益的,但不同的党派联系的阶级或阶层还是有广狭之分的,不同党派的竞选纲

领也有一个谁更有利于大众的问题,因此,这些国家的大选对民众而言也就不完

全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资产阶级不同党派的执政虽然不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

性质,但这不影响选举本身民主性的一面,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仍体现出

“多数统治”(theruleofthemajority)这一民主的原则和特点〔１３８〕.
(５)中国应该积极地学习英美民主政治的优点.子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

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一个人,只有虚心地学习他人的长处,反省自己的不

足,才能进步;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只有积极“吸收他国的优点,配合本国的需要,
才能向着进步的大道上迈进.”〔１３９〕从世界民主发展史看,当民主制度在中国发

轫、建立之时,欧美“先进的民主国家”已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民主实践了,因此,
“它们的实际经验,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学习,也是极合理而又极寻常的事

情”〔１４０〕.中国要建设和完善自己的民主政治,就一定要积极“学习‘先进的革命

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值得我们仿效的优点”,并且“学习的精

神愈充分,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愈受其福.”〔１４１〕反之,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盲目

自信,一切都是自家的好,把尚在摸索民主之路的中国当作民主的模范,“一切自

由人的天堂”〔１４２〕,把政府设立的一些开明专制的把戏,如抗战时期设置的“国民

参政会”一类咨询机构,当作是“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充分表现’”〔１４３〕,其结果必

然是延误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让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遭受到莫大的灾

殃”〔１４４〕.
在这一阶段,邹韬奋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带有很明显的理性、辩证的

色彩,这固然是他对民主问题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简单、偏颇到复杂、全面,思想

趋于成熟的结果,但同时也与当时中国处于全面抗战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有关.
从国际上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法西斯主义者先后控制了德意日等资本主义

国家,它们对外穷兵黩武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独断独行,藉口“国家至上”“民
族至上”,剥夺人民的一切权利,给全世界的和平民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中国

的抗战,一方面是民族自卫战争,另一方面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当

时英美和苏联都是中国的与国,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

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苏、中等２６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构筑了世

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切,客观上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特别是那些熟悉列

宁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民主负面评价的左翼知识分子重新认知资本主义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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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意义.
从国内来看,抗战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斗,在敌强我弱的态

势下,中国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民主,广泛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参加抗

战.此时在中国领导全国抗战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

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的特点

是“集权过度、专制有余、民主不足”.中国的抗战大业迫切需要废止“国民党一

党专政的‘党治’”〔１４５〕,但在抗日救亡的特殊时期,中国不可能抛开国民党,另造

政治中心,更不可能抛开国民党这股抗战的重要力量.因此,邹韬奋在１９４１年

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中国不适用苏联的一党政治,也不适用德意式的一党专

政”〔１４６〕.抗战时期最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民主政治就是“各党派同时并

存与团结合作的民主政治”〔１４７〕.这种民主政治不是“一”,而是“多”,“是出于多

党的方式,而不是任何一党专政的方式”〔１４８〕.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究竟是何种性

质的政治呢? 考察邹韬奋的全部言论,可以发现,他仅有一次说过“其为多党制,
与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专政的民主显然也不是相同的”〔１４９〕,他反复强调的是这种

民主政治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一党民主制.在除了苏联尚无更多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实践的情况下,这种多党团结合作的“真正全民民主政治”〔１５０〕显然主要

应借鉴英美等西方国家民主建设的经验.
邹韬奋对欧美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欣羡

到否定,从将其看作是民主的一般形式并竭力崇仰到贬斥其是仅为资产阶级服

务的统治阶级的民主;第二次转变是从全盘否定到辩证否定,在坚持欧美的民主

是资产阶级民主这一看法的同时,他承认“英美多党政治中的争权替嬗是民

主精神的表现”,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不少真实的民主权利,资本

主义民主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不停地发展与进步,有值得中国认真学习的一面.
邹韬奋的这些认识主要不是在书斋中读书、思索的结果,而是他“二十余年为救

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努力奋斗的结晶.从历史的角度看,邹韬奋的

肯定、否定、扬弃都是和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联系着的,是他“忧时从不后人”(周

恩来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探索中国政治的出路,谋求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
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历史见证,也是他民主思想不断突破、
发展,走向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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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１３页.

〔３〕〔４〕邹韬奋:«经历»,«韬奋全集»第７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５２、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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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经史子集”教育,在南洋公学读的是工科,且“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文,读的是古文”(«韬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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